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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影婆娑 ，杨柳微拂 ，
河水潺潺。

来了？
来了。
坐下呗 ， 我已经抹干

净了 。 我绅士般做了个邀
请的动作。

谢谢。
顽皮的柳条像她的长

发一样拂在我的脸 上 ，撩
得心痒痒的。

今天天不错 ， 像我们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嗯。
还记得上次那条笨鱼

吗？
咋能不记得 。 笑声从

洁白的门缝中飞了出来。
那 条 笨 鱼 真 可 爱 ，可

能 偷 听 咱 俩 说 话 忍 不 住
了，跳了出来。

你捉鱼的滑稽相也挺
可爱 ， 又想抓住 ， 又怕伤
着 ， 一条小鱼折腾了十来
分钟。

月光下 ， 一条鱼跃出
水面 ，泛着金色的光 ，漾起
水面一片浪花。

瞧 那 条 笨 鱼 又 来 了 ，
又在偷听。

哈哈哈 ， 你真会开玩
笑，这条鱼比那一条大。

哦，我咋没看清呢？
人老了呗！
一片云彩飘来 ， 遮住

了月光的笑脸。
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来

了。
啊 ？ 我惊诧地张大了

嘴。
儿子来电话 ， 让我去

北京看孙子 ， 小两口忙不
过来。

不能晚两天吗？
飞 机 票 都 给 买 好 了 ，

明天中午的 。 女人仰望天
空，不知在想什么。

沉默。
我送送你吧？
不用。
那我们啥时再见？
留个电话联系吧！
哎！
月亮穿过云层又露出

了顽皮的笑脸。
杨柳依旧，河水依旧。

王杰克在唐人街一家旅行
社当导游十多年， 已过 55 岁，
盘算着， 56 岁生日前再买下一
栋房子。 八年前他已在中国人
聚居的利治文区， 花 50 来万买
了一栋自住。 这一栋， 是一企
业高管被调离而急于抛售的，
经纪人说“绝对超值”， 并出主
意:头款超过房价 25%， 银行免
查收入。 他的存款只要增加两
万元就可达标。 为了这， 这一
年夏天他忙个人仰马翻。

他带团专跑黄石公园线，
都是六天一团， 每一次回家，睡

一觉，次日大早在两个闹钟催逼
下，登上旅游大巴，举起三角旗。
最近，他带了九个团，两个多月
没有休息过一天。 今天来到盐湖
城，团友回旅馆休息。

他独个儿踱进旅馆附近的
小餐馆， 选一个角落坐下， 要
了一杯“埃克斯皮拉索” （浓
缩咖啡 ）， 打算把塞满口袋的小
费拿出来， 整理一遍。 财不露
白， 本该在旅馆关起房门才数，
但忍耐不住。 还没把钱拿出来，
一对夫妇进来， 坐在对面。

“扫兴！” 他暗骂一句， 低
头喝咖啡， 顺便打量。 一对白
人， 都已年过八旬， 两根拐杖
搁在角落。 老两口缓缓地打开
菜单 ， 略加商量， 开始点菜。
杰克从裤袋一张一张地掏钞票，
将一元、 五元、 十元、 二十元
分类。 这么多天赶景点， 数人
头， 照顾行动不便的年老团友，
紧张得不得了， 累瘫了， 好在
收入不错， 连带全团进中餐馆，
广东籍老板也按每人一块钱付

小费。
对面的老人开始用餐， 多

恩爱啊！ 先生用叉子卷起面条，
半站着， 放进太太的嘴巴， 说：
“慢慢嚼。” 太太的假牙不大得
劲。 老先生拿起餐刀， 把金枪
鱼切成小块 ， 待她吞下面条 ，
把鱼送上。 杰克看着， 暗暗笑
过， 自问： 该不该吃点什么 。
想到银行户口里的存款数字 ，
断了念头。

十分钟过去 ， 老夫妇拿刀
叉的手， 速度明显放缓， 仍然
努力地吃， 老先生发出呼哧呼
哧的声音。 杰克发现， 老两口
费这么大的劲， 只报销了三分
之一。 他惊讶地端详他们 ， 都
是体面人， 老先生的西装 ， 一
眼看出是度身定做的， 老太太
的珍珠项链是高档货。

杰克按了按胀鼓鼓的口袋，
问自己： 我到了他们的年龄 ，
这么多钱够吃多少顿？

他决定： 回到旧金山 ， 把
买房子的合约取消。

多年来， 鱼排边半夜里巨
大的声响一直萦绕在老石的耳
边。 那声音像木桩从高处掉落
的砸水声， 像人高空坠落草地
的闷响声， 像鱼雷在水里的爆
破声……

老石原先在海边养鱼。 老
石养鱼的地方有一跨海大桥经
过， 老石就在多年前的那个半
夜里听到的那声巨大声响。

老石清楚地记得， 那天晚
上风很大， 半夜巡完鱼排，老
石进工棚里就着花生米喝了大
半杯米酒 ， 喝完正准备睡觉
时，巨大的声响就来了。

慌慌张张打着手电走出工
棚， 老石看到了头顶上几十米
高的大桥边停着一辆白色面包
车， 惨白的路灯下， 一个剪着
平头的胖子靠着桥边护栏，正
朝桥下鱼排张望。 一看到鱼排
边的手电光， 平头胖子立马闪
进车里 。 车随即一溜烟开走
了。

“搞什么鬼？ ”老石嘀咕了
一声 ， 朝刚才炸响的地方走
去。

鱼排里，几条鱼被砸死了，
浮在水面上。 砸死鱼的罪魁祸
首半浮半沉在鱼排水面， 看不
清是什么东西。

找来鱼钩， 把手电含在嘴
里， 老石用力钩水里的东西，
像是一堆破衣服， 却是死沉死
沉的。

“扔的什么东西呀？ ”老石
一肚子不满， 又叫不出声，只
好使劲钩水里的东西。

“啊———”水里的东西浮出
水面， 老石惊叫着扔了鱼钩，
手电筒掉进了水里。

漂在水面上的手电筒，一
沉一浮一隐一现， 照见了鱼排
里的一具死尸！

警察来后老石不敢再看一
眼死尸， 警察也未能从惊魂未
定的老石嘴里得到任何有用的
线索———老石说他正准备睡
觉，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出门就

发现了这具死尸。其他的，他什
么也记不住，什么也没看清。

老石却牢牢地记住了那声
巨响。 那声巨响也改变了老石
的生活。鱼排里发现死尸，不吉
利， 老石没多久就转让养了多
年的鱼排。

警察后来又找过老石几
次。 警察告诉老石这是一起杀
人抛尸案，影响非常恶劣。

老石每回见警察， 又唤起
记忆里的那声巨响， 每回问话
都惊魂未定， 都提供不了什么
有用的线索。

几次问话后， 警察再也没
来找老石了。当然，抛尸案因为
线索不足，慢慢地挂了起来。

案子虽是挂了起来， 那巨
大的声响却没有因此消失，相
反，那挥之不去的夜半巨响，常
常让老石半夜惊醒。 半夜醒来
的老石， 又常常半宿半宿睡不
着， 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屋子里
坐到天亮， 第二天留下一地的
烟屁股———这几乎成了老石生
活的新常态。

“他爹，去看看医生吧！”半
夜里， 看多了老石脸上烟火一
明一暗一闪一烁的老伴劝老
石。

“嗯，嗯。”老石每回应后就
没了下文。

那天晚上， 老石又梦到多
年前的鱼排。 梦里的老石正给
鱼投食， 一群鱼浮上来抢吃。
这时， 一条大鱼打了个挺，把
其他鱼赶走了，鱼食自个儿全
吃了……大鱼边吃边长， 很快
长成了巨鱼。 巨鱼又奇怪地长
出了四肢，头也变成了一个年
轻人的脸。 这人脸乍一看，老
石觉得面熟，又不记得在哪见
过。 正纳闷着，巨鱼变成了人。
变成人的巨鱼突然从鱼排一
跃而上，嘴巴牢牢咬住老石的
鼻子。

老石吓出一身汗，醒了。
第二天，老石告诉老伴，想

去早年养鱼的地方走走。

物是人非。十年了，鱼排已
换了三任主人， 新人不认得眼
前的旧主， 更不知道鱼排曾经
发生并困扰了老石十年的夜半
巨响。

得知老石是鱼排的旧主，
鱼排的主人很热情， 陪着老石
在鱼排四周说说，转转，看看。

鱼排如故， 只是养的鱼品
种不一样罢了。 老石走到发生
夜半巨响的鱼排边， 热情的太
阳照着粼粼水波，一闪一闪，晃
人眼。 晃着晃着， 老石又看到
了鱼排里的死尸。 死尸一会晃
成老石梦里见过的巨鱼， 巨鱼
又变成了人， 人从水里一跃而
上。

“啊———” 老石惊叫了一
声。

伴着惊叫，老石“扑通”一
声掉进了鱼排里。

“没事吧？ ”鱼排主人急忙
把老石拉出水。

“没事，没事。”嘴里说着没
事，炎炎烈日下，老石却冷得直
颤抖。

从鱼排回家， 老石当晚不
再做梦———他根本没合上眼。
老石眼里一直有个巨鱼变成的
人在闪， 耳朵一直回响着十年
前的那声夜半巨响。

第二天，老石病了。
“他爹，托人把小卓找回来

吧！ ” 老伴看着病得不轻的老
石说。

小卓是老石的独生子，打
小就被老婆宠着。 长大了，儿
子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混混。 十
年来， 和老石大吵过三次。 第
一次是十年前， 夜半巨响发生
过后不久。 那次吵完， 小卓一
走三年， 直到后来在外面不知
干了什么浑事， 回家躲了一段
时间， 和老石吵了第二次后又
走。 这一走，又是三年。 实在记
挂，老石在老伴的哀求下，到处
托人找小卓。 小卓没找着，追
债的却给老石家门上喷了大红
字———“借债不还，杀你全家”。

等不来小卓， 追债人把老石家
里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能
砸的都砸坏了。 就在老石两口
子凄惶不安的时候， 小卓在一
天晚上潜回来了。父子相见，又
一次对怼。没多久，小卓在家待
不住又走了。这次走后，小卓再
也没回来过。

“找，找回来。”病床上的老
石呆呆望着白色的天花板，足
足有一刻钟， 然后眼含泪花地
说。

“那我拿这张照片去托人
找？”老伴手里拿着小卓十年前
的一张全身照，对老石说。

照片上， 剪着小平头的胖
大个子小卓， 眯缝着一对小眼
睛，一脸坏笑。

老石眼里的泪花顿时变成
了断线的珠子。

“他爹，只有这张照片了。”
看着老石伤心， 老伴也忍不住
掉泪。

“去吧，去找吧！ ”老石摇了
摇头，长长叹了口气。

老伴拿着相片出门托人寻
找儿子小卓。老伴走后没多久，
老石和一个人通了电话后，脱
下病服，换上自家的衣服，走出
医院。

正午的阳光很灿烂， 阳光
照得沥青路面升腾起袅袅青
烟， 阳光也把路面照成了墨蓝
色的海面———以往只要眼里有
海的画面， 老石一定会看到巨
鱼变成的人。这天中午，老石没
看到巨鱼， 也没看到巨鱼变成
的人。

老石大步朝一个地方走
去，那个地方，十年前老石去过
很多次———公安局。 接他电话
的人， 十年前多次找老石了解
情况的夏警官现在已成了夏队
长，这回正在办公室等老石。

从公安局回来， 老石的病
居然好了。 老伴托人找不到的
儿 子 小 卓 很 快 被 警 察 找 到
了———他涉嫌十年前的一宗杀
人抛尸案，被捕了。

从写字楼里出来， 已经晚上 10 点
半，无休止的加班，令我心情无比郁闷。
接到一开超市哥们电话：“今天倒霉，收
到一张 50 元假币， 请你去大排档吃夜
宵，花了它。 ”

盛夏的夜晚，没有一丝风，马路上
释放着白天太阳蒸烤过的热浪，空气闷
热得让人窒息。 据气象预报说，夜里有
一场暴雨降临。

两瓶啤酒下肚， 我已经醉眼迷离，
忽觉一阵清风飘过，“两位先生，我可以
为你们唱首歌吗？ ”眼前站着一个年轻
的女孩，一袭白色连衣裙，长长的马尾
辫，身背一把吉他，干净得像一潭泉水，
“行，我们点两首歌。 ”哥们向我挤挤眼，
拿出 50 元递给女孩，女孩说：“好的，那
我找你 30 元。 ”“不用找，给我们唱 5 首
吧。 ”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
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
沉淀……”天籁般的嗓音，伴着吉他清
脆的音乐，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清澈纯净
的歌声了，仿佛一阵清风吹过，所有的
喧闹都静下来，直到一曲结束。

刚唱完两首，突然一阵狂风卷起漫
天黄沙，伴随着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
噼里啪啦砸下来，一时间排挡上的人作
鸟兽散，我匆匆和哥们告别，跨上了一
辆公交车，似乎听见女孩在喊：“还没唱
完呢，找你们钱！ ”

外面大雨瓢泼， 公交车摇摇晃晃，
几乎将我摇睡着了，朦胧中一袭白色长
裙在眼前飘荡，还有一把吉他在眼前晃
动， 唱歌的女孩和我坐在一辆公交车
上。

“嗨，你好。 ”我敲了敲吉他，女孩回

过头来警惕地看着我，把我当做街头搭
讪的小混混了，“刚才你就在我们那桌
唱歌的，你忘了？ ”“哦，不好意思，还应
该找你们钱呢。 ”女孩羞涩地笑着去掏
钱，我心里骂自己混蛋，嘴上说：“这样
吧，我给你 20 元，你把那 50 元给我，明
天我还给朋友。 ”

路上女孩和我聊起来：她家原来开
了一个效益不错的工厂，父母宠她像公
主一样，从小培养她学音乐。 谁料天有
不测风云，今年上半年，上游的原料供
应商拿着她父亲 100 万元货款跑路了，
父亲又气又急，一下子得了脑梗，母亲
一个人支撑着工厂， 机器关停一半，家
里的钱只够维持工人工资，快撑不下去
了。 她只有趁着暑假，白天在医院照顾
父亲，晚上出来唱歌为自己挣学费。

“你毕业以后做音乐老师？ ”我问
道。“我是独养女，毕业后要帮着打理工
厂，等家里情况好转了再做音乐吧！ ”女
孩回答我。

不知不觉快到站了， 她向我道别，
站起来准备下车，我迅速掏出钱包抽出
一百元，塞进她的吉他音孔里。

打开车窗，雨已经停了，凉爽清新
的夜风，一下子涌进车内，我的头脑清
醒了许多，突然想起什么，我将头伸出
窗外双手拢在嘴上大喊：“哎，你回去一
定要弹吉他， 唱那首 《被风吹过的夏
天》！ ”

汽车已经发动了，马达的轰鸣声淹
没了我的喊声，我只看见那个背着吉他
的白色身影， 在路旁向我挥手告别，越
来越远。

我想，我会记得这个被风吹过的夏
天……

别看马科长已是年过四十
的人了，精力却旺盛得很。马科
长是局里的业务骨干， 无论是
平常的群众来访业务咨询，还
是上边主管部门的调研问询，
都由马科长全权负责。

一天早晨醒来，马科长发
现有点不对劲：自己的左半边
脸整个麻木，不能显现任何表
情， 且语言表达有点不清楚。
马科长的妻子有点医学常识，
“这是面瘫的症状， 得赶紧到
医院就诊。 ”

马科长住进了医院。 好在
主治大夫不是别人，是马科长
的高中同学赵兵。 赵兵说：“别
急，这病只要经一段时间的治
疗调养 ，是能够治愈的，最起
码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这下
马科长放心了，静下心来在医

院治疗。
转眼间二十多天过去了，

马科长的左脸虽然依然表情呆
滞，但语言表达已经没问题了。
那日查房，赵兵告诉马科长，他
这病需要长期康复治疗， 每周
只要来医院进行一次复诊就
行。马科长是明白人，听这话立
马办了出院手续。

马科长是闲不住的人，在
家待了两天， 第三天就到单位
上班了。马科长住院这段时间，
积压了些业务， 每天来办事的
人络绎不绝。凡是群众来访，或
催办业务， 马科长都会侧过身
子，以左脸面对。哪怕办事的人
再 急 ， 马 科 长 都 是 一 副 模
样———面沉似水，毫无表情。 假
若是上面的主管领导来了，则
稍微侧歪一下身子， 以右脸迎

上：该阳光的阳光，该灿烂的灿
烂。 转眼间一年多过去了，单位
领导同事也好， 外来办事人员
也罢， 人人都习惯了马科长的
阴阳脸。

前段时间， 马科长的几个
高中同学聚会， 席间趁着马科
长去卫生间， 有人谈起了马科
长阴阳脸的事。“咦，不对呀，老
马在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就好了
呀。”赵兵一脸的疑惑。“是吗？”
“可不，那日复查，老马说到自
己是局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
整个脸都笑成了一朵花……”

□韦 名

□方 闵[美国 ]一顿饭

□邓荣河阴阳脸

巨 响响夜夜半半

月上柳梢头
□凤城书生

□杨春云被风吹过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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